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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規
格
的
禮
遇

勃
列
日
涅
夫
的
葬
禮
定
於
十
五
日
上
午
九
時
在
紅
場
上
舉
行
。
十
四
日
晚
，

蘇
方
安
排
外
國
代
表
團
與
逝
者
遺
體
告
別
。
十
八
時
五
十
分
，
黃
華
特
使
一
行
抵

達
莫
斯
科
市
中
心
的
圓
柱
大
廳
。
十
九
時
，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開
始
在
此
處
舉
行
。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黨
政
首
腦
排
在
致
哀
隊
伍
的
最
前
列
。
蘇
方
把
黃
華
特
使
也
安

排
在
比
較
靠
前
的
位
置
。
各
國
領
導
人
所
送
的
花
圈
，
一
排
排
地
擺
放
在
棺
槨
兩

旁
，
黃
華
特
使
獻
的
大
花
圈
擺
在
較
為
顯
著
的
位
置
上
。

十
五
日
八
時
二
十
分
，
黃
華
特
使
及
四
名
陪
同
人
員
抵
達
紅
場
，
被
安
排
站

在
列
寧
墓
左
側
觀
禮
台
的
水
泥
台
階
第
一
級
上
。
這
是
繼
周
恩
來
總
理
一
九
五
三

年
春
參
加
斯
大
林
的
葬
禮
後
，
我
國
領
導
人
第
二
次
參
加
蘇
聯
最
高
領
導
人
的
葬

禮
。
在
黃
華
特
使
的
後
面
，
一
排
排
地
站
着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和
一
些
亞
非
國
家
的

黨
政
首
腦
，
很
少
有
帶
陪
同
人
員
的
。

在
列
寧
墓
上
面
的
觀
禮
台
上
，
蘇
共
中
央
新
任
總
書
記
安
德
羅
波
夫
以
及
蘇

共
中
央
全
體
政
治
局
委
員
、
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
，
還
有
勃
列
日
涅
夫
的
夫
人
勃
列

日
涅
娃
站
在
左
側
，
蘇
軍
將
領
們
則
一
字
排
開
，
站
在
觀
禮
台
右
側
。

九
時
葬
禮
開
始
。
安
德
羅
波
夫
致
悼
詞
，
各
界
代
表
先
後
發
表
講
話
。
當
日

天
氣
很
冷
，
大
約
在
零
下
二
十
攝
氏
度
，
在
每
位
講
話
人
的
面
前
，
飄
着
一
層
層

非
水
非
冰
的
薄
霧
。
九
時
五
十
分
，
安
放
着
勃
列
日
涅
夫
遺
體
的
棺
槨
，
由
蘇
共

中
央
主
要
領
導
人
和
多
名
士
兵
，
抬
到
列
寧
墓
左
側
的
墓
穴
旁
，
隨
後
即
舉
行
隆

重
的
下
葬
禮
。

十
四
時
五
十
五
分
，
安
德
羅
波
夫
來
到
克
里
姆
林
宮
喬

治
大
廳
，
準
備
集
體
會
見
參
加
葬
禮
的
外
國
領
導
人
。
他
與

黃
華
特
使
的
會
見
安
排
得
比
較
靠
前
。
這
位
新
任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緊
緊
地
握
着
我
特
使
的
手
表
示
歡
迎
。
黃
華
對
勃

列
日
涅
夫
的
逝
世
，
再
次
代
表
中
國
領
導
人
表
示
﹁深
切
哀

悼
﹂
，
說
這
是
﹁蘇
聯
國
家
和
人
民
的
重
大
損
失
﹂
；
轉
達

了
中
國
領
導
人
對
他
當
選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的
祝
賀
，
祝
他

在
新
的
重
要
崗
位
上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
；
表
示
中
方
真
誠

希
望
在
雙
方
共
同
努
力
下
，
中
蘇
關
係
正
常
化
能
得
以
實
現

。
對
於
中
國
黨
和
政
府
派
特
使
參
加
勃
列
日
涅
夫
的
葬
禮
，

安
德
羅
波
夫
深
表
感
謝
。
他
還
說
，
相
信
中
蘇
兩
國
的
關
係

一
定
會
好
起
來
的
。

黃
華
特
使
回
到
下
榻
的
莫
斯
科
大
飯
店
後
，
高
興
地
對

我
們
說
：
﹁我
今
天
受
到
了
特
殊
的
禮
遇
，
安
德
羅
波
夫
總

書
記
同
我
交
談
了
三
四
分
鐘
，
而
他
與
別
國
領
導
人
談
話
的

時
間
都
比
較
短
，
大
多
只
有
一
兩
分
鐘
。
﹂
過
後
不
久
，
蘇

聯
外
交
部
的
負
責
官
員
特
地
來
到
黃
華

住
處
，
同
我
方
譯
員
核
對
中
國
特
使
與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談
話
的
俄
文
記
錄
。

蘇
方
對
這
次
特
殊
談
話
之
重
視
，
由
此

可
見
一
斑
。

這
次
到
莫
斯
科
參
加
葬
禮
的
外
國

代
表
團
多
達
一
百
五
六
十
個
，
黨
與
國

家
第
一
把
手
、
政
府
首
腦
級
別
的
高
級
代
表
團
就
有
四
五
十

個
。
黃
華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
國
務
委
員
兼
外
交
部
長
，

相
對
來
說
，
這
個
級
別
並
不
算
高
，
只
能
算
個
中
檔
。
但
蘇

方
在
禮
賓
安
排
方
面
，
每
次
都
把
我
特
使
擺
在
高
檔
來
賓
的

位
置
上
。
這
是
一
種
超
規
格
的
禮
遇
，
它
一
方
面
說
明
蘇
共

新
領
導
﹁讀
﹂
懂
了
鄧
小
平
﹁葬
禮
外
交
﹂
之
深
意
，
看
重

中
國
的
份
量
，
另
一
方
面
也
表
明
，
蘇
方
期
待
中
蘇
兩
大
黨

、
兩
大
國
的
關
係
以
此
為
契
機
，
能
逐
步
走
上
正
常
發
展
的

軌
道
。

莫
斯
科
之
行
的
﹁重
頭
戲
﹂

黃
華
特
使
這
次
莫
斯
科
之
行
，
還
肩
負
着
了
解
蘇
共
新

領
導
對
華
政
策
意
向
，
向
蘇
聯
領
導
人
當
面
闡
明
我
對
蘇
方

針
的
重
大
使
命
。
他
除
了
與
安
德
羅
波
夫
總
書
記
進
行
交
談

外
，
還
遵
照
鄧
小
平
的
指
示
，
主
動
提
出
要
與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蘇
聯
外
長
葛
羅
米
柯
舉
行
會
見
。
對
此
，
蘇
方

給
予
了
正
面
回
應
。
這
是
二
十
年
來
中
蘇
兩
國
外
長
的
首
次
見
面
。
這
是
一
次
不

同
尋
常
的
會
晤
，
我
們
當
時
稱
之
為
中
國
特
使
莫
斯
科
之
行
的
﹁重
頭
戲
﹂
。

在
會
見
一
開
始
，
葛
羅
米
柯
就
說
，
他
剛
從
蘇
共
新
任
總
書
記
那
裡
來
，

﹁可
以
負
責
任
地
﹂
代
表
安
德
羅
波
夫
對
中
國
朋
友
們
說
：
蘇
方
主
張
改
善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

兩
國
外
長
着
重
就
消
除
牽
制
中
蘇
關
係
正
常
化
的
﹁障
礙
﹂
問
題
，
坦
率
地

交
換
了
意
見
。
蘇
聯
外
長
說
：
﹁中
國
不
必
害
怕
蘇
聯
，
蘇
聯
絲
毫
不
會
威
脅
中

國
。
﹂
黃
華
外
長
聽
他
這
麼
一
說
，
立
即
回
敬
了
一
句
：
﹁我
們
不
能
不
擔
心
自

己
的
安
全
，
但
也
不
至
於
睡
不
着
覺
。
﹂
雙
方
交
鋒
了
好
幾
個
回
合
，
各
講
各
的

，
互
不
相
讓
。

勃
列
日
涅
夫
逝
世
後
，
在
兩
年
四
個
月
時
間
內
，
兩
位
年
邁
多
病
的
蘇
聯
最

高
領
導
人
，
也
相
繼
去
世
。
鄧
小
平
又
分
別
派
萬
里
、
李
鵬
兩
位
副
總
理
參
加
葬

禮
，
於
是
，
中
蘇
兩
國
領
導
人
又
得
以
多
次
進
行
接
觸
。

在
新
中
國
外
交
史
上
，
曾
有
過
一
場
著
名
的
﹁乒
乓
外
交
﹂
（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
它
是
毛
澤
東
親
自
發
動
的
。
於
是
，
﹁小
球
轉
動
了
大
球
﹂
（
周
恩
來

語
）
。
正
是
這
個
﹁乒
乓
外
交
﹂
，
撬
開
了
中
美
關
係
﹁緊
閉
之
門
﹂
。
十
年
過

後
，
鄧
小
平
又
發
動
對
蘇
﹁葬
禮
外
交
﹂
，
意
在
改
善
繃
得
過
緊
的
中
蘇
關
係
。

這
是
一
個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義
的
大
舉
動
，
它
標
誌
着
中
蘇
關
係
從
對
立
、
對
抗
到

對
話
、
合
作
的
轉
折
。
這
是
中
國
外
交
，
乃
至
整
個
改
革
開
放
大
業
的
一
項
重
要

內
容
，
它
對
內
對
外
都
產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

（
下
）

范（用）老駕鶴西歸。葉芳告訴
我這個既在意料之中又令人震驚的消
息時，腦子裡閃現出來的是這樣幾個
字：為書籍的一生！今後，范老的名
字連同這六個字會永遠鐫刻在我的心
上。

范老非常獨特。在三聯，他享有至高的威望。他的率
真、他的風趣和童心，每個和他接觸過的人都能強烈地感
受到；而他高超的出版智慧、他的勇於擔當和堅定執著，
又令每位員工對他充滿敬意。結識這位老人家，從他身上
領略生命的高尚趣味，汲取人生的豐富營養，套句俗話，
三生有幸。

我雖然一天也沒有在他手下工作過，但他的氣場太強
了。很多後來進三聯工作的同人，和我一樣都從不同的途
徑、直接間接地受教於他。范老有一張照片──身着一襲
藍色長布衫，佩一條灰色圍巾，雙手握在腹前，昂首站立
。旁邊有他親筆題寫的幾個字：還我舊時裝，范用。照片
是在九六年前後拍的，出於三聯同事唐思東之手。不用說
，老人家很喜歡。我也很喜歡，把它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
下面，十幾年了。

三聯搬到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范老常來。每次肩上
挎一個蠟染的藍花布袋，拄着枴杖，快步地在總編室、編
輯部、出版部之間走進走出，時或從背袋裡取出帶來的寫
有收件人的舊信封，裡面多是短札書翰，間或附有一兩本
書，甚至一摞書，分頭交到各人手上。大家見到他，總會
親熱地喊一聲，范伯伯，隨後各自忙去。他也從不麻煩任
何人，該送的書信送了，該取的也取了，隨意在哪裡小坐
一下就不見了。最怕的是范老來找他的書，他會直奔你而
來，問得你發懵，上次什麼什麼書，是不是給你了？有一
兩次，他在布告欄上張貼 「露布」，尋找心愛的書，所有

人都知道，那真是天大的事。
范老的書翰絕大多數是推薦書稿、推薦作者，但有一點，向來都是

他老人家的主動介紹和自己的建議，多數來源於每天大量閱讀書報雜誌
時看到想到的，或者是新老作者朋友的作品，海內外都有，而從無他人
請託之類的事情。印象最深的是他提議出版鄭超麟文集。九七年八月十
八日范老來信，提議將鄭超麟《論陳獨秀》列入 「讀書文叢」來出，
「鄭老今年九十七歲，我在竭盡全力為他的幾本稿子謀求出版。這是一

位值得尊敬的革命老人，一生為革命，吃盡苦頭而志不改。」 後來，當
得知他推薦的這幾部書稿選題討論未獲通過，他來信重重地批評了一句
，三聯沒有勇氣。隨後，在《文匯報》 「筆會」撰文，他又隱去姓名地
「公開」推薦， 「一個早期黨的歷史的見證人，晚年寫了幾十萬字，十

分珍貴，稿子在我手裡，彷彿捏着一塊紅炭。」 次年三月，范老來信說
， 「現在有熱心人士來接生了」 ， 「我十分感動」 。這就是最終由香港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三卷本鄭老文集《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不僅於此，鄭老文集編選全過程都是范老自己一手操辦的，從初讀、
撰文、編排到看清樣，最後出菲林寄香港。數十萬言，全稿他讀了三遍
。這年，范老已經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類似的重量級推薦還有王觀泉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
。當時連同台灣版此書一起交給社裡作為選題參考的還有 「陳獨秀研究
會通訊」等資料，顯然，范老不僅長年關注陳獨秀問題的動態，並且一
直在細心地搜集研究資料，為其出版文集、傳記而積極做着切實的準備
。書未能出版，但老人家用他的身體力行教育了我們──怎樣做有理想
（或者是有夢想？）的編輯，編什麼樣的書……

當然，經范老推薦的書稿更多的是已經面世並深受讀者歡迎的讀物
。僅就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那幾年來說，譬如董竹君的《我的
一個世紀》、李一氓的《存在集續編》、黃苗子的《藝林一枝》、葛康
俞的《據幾曾看》、鍾芳玲的《書店風景》、丘彥明的《浮生悠悠》，
等等，都是他 「扶持」出來的。

人一來到這個
世界上，就與數字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了。人出生的那天
叫 「生日」，生日
是靠一組數字記錄
的。後來，人在辦

理各種證件、填寫各種表格時，大多免
不了要鄭重其事地添寫這組數字。人的
年齡也是用數字來表明的，每過一年，
我們的年齡就要改寫一次，直到隆重地
或無聲無息地死去。而死去那一天，也
是要用數字記錄的。一個人在這個世界
上存在了多少年，當然也要靠數字來表
明：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
某日。像這樣一組由不同的數字組成的
最簡化的人生，我們常常可以在訃告、
生平簡介或墓碑上看到。

人來到這個世界之後，不僅與數字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生活在一堆數
字之中。賈平凹曾用一串數字介紹自己
： 「賈平凹，男，陝西省丹鳳縣棣花鄉
人，生於一九五二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
，屬龍相，身高一點六五米，體重六十
二公斤，一九七五年畢業於西北大學，
分配於陝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學編輯，一
九八○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聯供職。單位
郵政編碼七一○○六九，地址蓮湖巷二
號，電話（○二九）七二七四九五九，
家居西北大學六─三─四○七，郵政編

碼七一○○○三，電話（○二九）八三○二三二八，
在住宿樓我是四○七，住院護士發藥我是三四八，在
單位我是○○一，電話局催交電話費時我是八三○二
三二八，去機場安檢處我是六一○一○三五三○二二
一一二一，猶如商店裡出售的那些飲料，包裝盒上就
寫滿了種種成分的數字。」 老賈這番自我介紹，適用
於任何人。無論是偉人還是凡人，無論是名人還是默
默無聞的人，如果離開了這樣一堆數字，就會成為一
個身份不明的虛無縹緲的人，一個誰也無法找到的人
。即使知道他在某個城市，也如賈島《尋隱者不遇》
一詩所言：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表明一個
人生命的長短和歷程，以及身份、住址、社會關係等
等要靠數字，表明一個人在某一方面的才能和所取得
的成就也離不開數字。說到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
我們少不了要介紹到他有多少項發明創造，這多少發
明是用數字來顯示的；說到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
我們少不了要介紹他出了多少書，寫了多少萬字，這
多少書、多少字是用數字來顯示的；說到一個經商或
辦企業的人，我們少不了要提到他所擁有的資產，這
資產也是用數字來顯示的……這些數字與那些表明人
年齡、住址的數字不同，前者是與生俱來或附帶得之
，勿需花什麼精力，後者卻要靠調動自己的全部智慧
、付出巨大的精力而獲得。

數字既然可以用來表明人的才能與成就，當然也
可以用來表明人的罪行與惡果，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
人給國家造成多少損失，一個走私或販毒的人私運了
多少貨物或販賣了多少毒品，一個搶劫或盜竊的人作
案多少起、搶竊了多少財物，一個貪官貪污了多少錢
、收受了多少賄賂……均是用數字來顯示的。當然，
他們受到法律制裁，服刑多少年，也是用數字來表明
。從與這些人聯繫在一起的簡單的數字，可以看出其
人的罪行大小，及其惡劣的本性，而這些以數字組成
的犯罪紀錄，將與這些人的一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即使他們的生命終結之後，仍在向世人昭示着他們的
罪行。

隨着年歲的增長，被人批評
「別太天真」的次數越來越多。

莫非天真是個貶義詞？世上若沒
有天真，大家的日子是不是更好
過？和米米相處了一段，我自認
為有了一個明晰的答案。米米是

個小朋友，前年出生。那是鼠年，因為老鼠裡有個人
見人愛的米奇，米米的名字便與此有關。不到兩歲的
米米，會走會跑，愛和外婆玩 「抓米米」的遊戲。她
能講三五個字的句子，叫 「餅乾」、 「西瓜」等時意
思都是清楚的。夜晚入睡前必嚷嚷： 「泡美涅涅。」
美涅涅指她愛吃的奶粉，這和奶粉牌子毫無關係，它
是米米發明的 「新詞」，只有幾個人懂。

米米最早學會造句是用 「謝謝」。鄰居郭奶奶做
了一條韓式的小裙子送給米米，米米穿着它照鏡子，
左照右照，還不忘禮貌地說一聲： 「謝謝郭奶奶。」
上街路過點心店，米米大叫 「麵包」，外婆連忙買回

。媽媽講： 「米米，謝謝呀。」米米面向店主： 「謝
謝阿姨。」媽媽講： 「還要謝謝。」米米說： 「謝謝
麵包。」米米是穿紙尿褲長大的， 「方便」前常忘記
發出訊號，和她的媽媽同齡時比較，屬後知後覺。她
媽媽不以為然，堅信專家提倡的理念──小孩子進食和
方便都不可強加外力，要珍惜這一段人生中難得再有
的放任時光。圍着米米轉，爸爸不如媽媽。米米能體
諒爸爸工作忙，爸爸回家時，總是撲向她的 「愛爸爸
」。父女情深，可以見之於她爸爸的一篇題為《女兒
的笑》的博客： 「女兒三個月大了，我第一次寫女兒
。女兒比較酷，嗓門很大，餓了會大哭，左鄰右舍都
知道她的厲害。她一般不笑，有時老婆要用持續幾分
鐘的大笑才能引她笑上幾秒。只有當她吃飽喝足躺在
床上注視頭上的兩串我買給她的絹花時，特別是花在
擺動時，她會發出笑聲來。她笑得簡單、燦爛、純潔
，如高原上一塵不染的雪蓮花。」 「女兒很純真，她
會對着爺爺奶奶笑，因為前一段她白天睡覺夜晚鬧，

是爺爺奶奶忘掉疲憊徹夜呵護她；她會對着媽媽笑，
媽媽每天陪伴她，給她餵奶，給她唱歌。我很少抱她
、哄她、逗她，在她晚上不睡覺的時候還很煩她，我
誠實地把這些寫在臉上，她也誠實地把感受寫在臉上
。」 「昨天，我抱着女兒，她睏了，倚着我的胸慢慢
地進入夢鄉。忽然聽到她咯咯的笑聲，她是在夢裡笑
，笑得很甜。我想，她一定是看到頭頂上那兩串花在
空中擺動……」

米米已長到八十五公分高了，兩年之中，沒有變
化的就是那一對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大眼睛。我看電
視，每當見到那在孩子面前吵死吵活鬧離婚的夫婦，
還有那遠離父母的 「留守兒童」，都會自然地想到米
米。本來，孩子經常得到父母的撫愛，是情理中的事
，但現實裡卻常常缺失。換句話講，能和爸爸媽媽慈
愛而熱切的目光相遇，對不少孩子而言，竟成了一種
奢求。和諧社會是個什麼樣子？在我看來，最不能少
的是孩子都該有一對蕩漾着天真的眼睛。

很喜歡陝西人李建軍的那本
《小說的紀律》，我是冒着雨，
跑了許多路，才買到的。

向來以為，小說家比雜文家
安全，胸中浩然，筆底蒼茫，都
轉個彎，假託人物，來說事兒。

所以我寫雜文寫得悶氣時，便去寫小說。如今李建
軍公布了小說寫作的多條 「紀律」，歸攏起來，主
要是： 「既不故意 『懸置』 作家的主觀態度，也不
放棄他應該承擔的責任；既不恣睢地奴役人物，也
不墮入低級趣味的爛泥塘。」 看起來，小說這碗飯
，老夫我是難吃了。難吃歸難吃，寫還是要寫，下
筆唯謹慎吧，免得干犯 「紀律」。

李建軍是老實人，承認書名是照着梁實秋《文
學的紀律》起的。那麼，《文學的紀律》又是照着
什麼起的？不得而知。其實， 「紀律」好似空氣，
是到處都存在的。譬如寫一篇 「自由談」專欄文章
，向某些觀點 「叫板」，並不像在原野上跳舞那麼
灑脫，任性，是要服從 「紀律」制約的。最近讀到
的李昌平向吳敬璉商榷的文章──《土地私有化不
是靈丹妙藥》，便如此。

依我歸納，其中第一條 「紀律」，叫做 「為了
真理，敢於向尊者、賢者叫板。」李昌平說： 「我
曾經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工作過，吳敬璉老師是

《中國改革》的榮譽總編輯。」 「吳敬璉老師經常
被媒體稱為 『國師』。」 「但我覺得吳老師舉例說
明的深化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主張，存在嚴重偏頗
」。

第二條 「紀律」，叫做 「遇到棘手問題、敏感
問題，不能羞答答、繞着行，而要敢於直面現實。
」吳敬璉認為，當前 「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
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
」，因此必須 「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
而李昌平點穿他──這其實是 「要將土地私有化進
行到底」，因為吳敬璉 「特別智慧，不直接說，這
樣做可能是為了避免爭論」。

第三條 「紀律」，叫做 「重視實驗，從實踐中
取證。」李昌平認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無法變
成流動資本，關鍵不是土地沒有私有化，而是沒有
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金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並給
吳敬璉講故事，介紹自己在河南信陽郝堂村建立
「農民資金互助社」的 「試驗」，指明吳敬璉 「缺

乏實踐經驗」， 「暴露」了「知識體系中的短板」。
第四條 「紀律」，叫做 「探討問題，屁股要坐

在底層大眾一邊，不要坐在小眾一邊。」李昌平問
吳敬璉： 「土地私有化後，資本會迅速擴張， 『公
司加農戶』會突飛猛進，可這對小農是利好嗎？如
果沒有農民的社區互助合作金融和合作社的先行，

土地私有化對資本實現收益最大化是有利的，但對
小農是很不利的。」 「吳老師的主張不是為了小農
，而是為資本下鄉獲得最大化收益開道了。」

第五條 「紀律」，叫做 「凡事要極目前瞻，考
慮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長期性、曲折性。」李昌平說
： 「十年左右會來一次經濟危機」，屆時，數以千
萬計的農民工返回家園， 「要是土地私有化、資本
化了，農業公司化了，吳老師有何良策應對經濟危
機呢？我們能夠學菲律賓把中青年女性全部輸出到
海外就業嗎？」

有沒有第六條 「紀律」？大家去讀李昌平原文
，找找看。

我不想就此對李昌平的 「叫板」唱頌歌，彷彿
土地問題在其手裡已經繪就了一幅美麗的藍圖，畢
竟中國目前的改革，是商鞅、王安石等重量級改革
家連想都想不到的曠世偉業，艱巨，繁複，非同一
般。但我對其能在一聲 「叫板」裡，嚴守五條 「紀
律」，心懷敬意。土地所有制改革，能離開這幾條
？吳敬璉有反 「叫板」的自由，甚至高喊一聲 「土
地私有化就是靈丹妙藥」，也是他的權利。但他真
要駁倒對方，同樣得服從上述 「紀律」的制約。制
約，是讓事情走向規範。我一想到，別的經濟學家
，說話，著文，有時也被人 「叫板」，說是屁股沒
坐對啦，與有關 「集團」掛上 「利益鏈」啦，便覺
得，商榷者並非 「吃飽了撐的」，實在也是瞅見某
些專家的思路漸漸地，漸漸地，跑偏了。

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有點像改革的 「瓶頸」
了。衝出 「瓶頸」，需要探索。探索的結論允許翻
新，可探索的 「紀律」不容顛覆；就像打籃球，比
分會改寫，比賽規則不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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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城
北
願
意
寫
文
章
，
你
們
國
家
劇
院
確
實
也

需
要
這
麼
個
人
，
就
讓
他
幹
自
己
願
意
做
的
事
情
吧
。
﹂
等
我
頭
上
沒
有

編
劇
的
擔
子
壓
着
了
，
後
來
反
倒
為
程
派
名
家
李
世
濟
寫
了
齣
京
戲
，
演

出
後
反
倒
獲
得
文
化
部
的
大
獎
。
回
想
起
來
，
當
初
一
回
北
京
，
如
果
風

急
火
忙
地
直
奔
劇
本
創
作
，
最
後
反
倒
不
是
今
日
從
容
之
我
了
。

俗
話
說
﹁心
靜
自
然
涼
﹂
，
取
得
良
好
心
境
看
來
是
第
一
位
重
要
的

。
今
人
生
活
的
節
奏
必
然
繁
忙
，
但
總
應
當
力
求
平
靜
，
要
懂
得
與
善
於

納
涼
。

鄧小平與對蘇􀎠葬禮外交􀎡
李景賢

望
之
如
雲

近
之
如
春

孫
曉
林

一聲􀎠叫板􀎡和五條􀎠紀律􀎡
朱大路

天
真
的
眼
睛

言
止
善

納涼 徐城北

數
字
人
生

梅
桑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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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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